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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艾特肯诗集《致马可·波罗的信》的

亚洲书写

毕宙嫔
（海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海南 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

摘　要：《致马可·波罗的信》是亚裔澳大利亚新锐诗人亚当·艾特肯的第一部诗集。诗集表达了艾特肯对亚洲人
民、环境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认识，回应了“澳大利亚是亚洲的一部分吗？”这一历久弥新的议题。不同于亚洲他者想象，

艾特肯的亚洲书写没有过分浪漫化或矮化亚洲。然而，自小浸润在澳大利亚主流文化中的他也无法彻底拥护亚洲文化。

诗歌中流露出的既亲近亚洲又排斥亚洲的矛盾情绪反映了澳大利亚人普遍共有的心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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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白人主流社
会迫于各方压力，逐渐实行多元文化政策。越南

战争则是澳大利亚从欧洲转向亚洲的一个转折

点①。这些变化对文学的影响反映在课程设置、

奖项授予、基金资助等多方面。亚当·艾特肯

（ＡｄａｍＡｉｔｋｅｎ，１９６０—）被公认为“澳大利亚新生
代诗人中最重要的一位”②，曾多次获得澳大利亚

理事会和亚联的资助。艾特肯等人编选的第一部

亚裔诗歌选《当代澳大利亚亚裔诗人》（Ｃｏｎｔｅｍｐｏ
ｒａｒｙＡｓｉａ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Ｐｏｅｔｓ，２０１３）入选新南威尔士
州高中英语课程大纲，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

“典型的亚裔澳大利亚诗人”③，艾特肯是最早触

碰亚洲世界的澳大利亚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也为

澳大利亚诗歌注入了新鲜血液，拓展了题材范围，

为读者了解东南亚的文化习俗、宗教历史打开了

一扇窗口。正如当代澳大利亚著名作家、中澳文

化交流使者尼古拉斯·周思（ＮｉｃｏｌａｓＪｏｓｅ）所言，

他“跨国写作，跨越文化差异，写于一个一如既往

分化于褊狭保守和世界主义的社会。这是他给澳

大利亚诗歌的礼物”④。艾特肯诗歌的特征在于

多样性、创新性和世界性：既有美国纽约派和语言

派诗的诗风，又有英国奥登式的声音；既融入东南

亚文化的元素，又镶嵌法国现代诗的风格。艾特

肯在诗歌范畴内，以世界主义者的姿态创作，其诗

歌的文化混杂性对抗着狭隘的民族主义。作为在

亚洲各地旅居生活过的澳大利亚亚裔后代，艾特

肯与亚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他的诗歌也流

露出他对亚洲人民和文化的态度。杨金才指出，

作家们对人类文明“抱有矛盾的态度，或加以正

面表现，或加以拒斥反省”⑤。那么，艾特肯对亚

洲文化是否也抱有矛盾的态度呢？本文以他的第

一部诗集《致马可·波罗的信》（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１９８５）为研究对象，探讨他对亚洲的态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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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他的亚洲书写与亚洲想象之间的异同及其

根源。

一　亚洲想象
澳大利亚人的亚洲观涉及地理、文化、政治、

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对澳大利亚而言，若沿袭

伦敦的说法，亚洲是“远东”；若按实际地理位置，

亚洲则是“近北”。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以来，澳大利
亚与亚洲的经贸关系更为密切，越战的失利促使

它更积极地转向亚洲。同时，随着“白澳政策”的

结束，大量亚洲移民移居澳大利亚。张秋生认为：

“亚洲移民为澳亚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为东方文

化的传播，为澳大利亚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①然而，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前，亚洲要
么被忽视，要么被视为威胁的存在。澳大利亚正

处于被“淹没”或被“占领”的危险中的想法早已

成为右翼政治的老生常谈②。澳大利亚人普遍相

信“黄祸论”，对亚洲有着强烈的恐惧和排斥感。

他们既蔑视亚洲人种低劣，又担心亚洲崛起。

殖民时期以来，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也一直

流露着扭曲的亚洲观，带有１８世纪末期以来的东
方主义色彩。罗宾·盖斯特（ＲｏｂｉｎＧｅｒｓｔｅｒ）在
《亚洲表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ｉａ）中指出：“殖
民地时期的澳大利亚作家认同当时盛行的帝国主

义意识形态，认为亚洲不仅在本质上无可挽回地

‘不同’，而且落后、野蛮，迫切需要英国的良性文

明影响。”③那么，澳大利亚诗歌是如何表征亚洲

的呢？如布鲁斯·贝内特（ＢｒｕｃｅＢｅｎｎｅｔ）所言：
“１９和２０世纪的澳大利亚诗歌过分受英国与欧
洲家喻户晓的一套神话话语体系的影响。”④殖民

地时期的诗人中，除了 Ａ．Ｂ．佩特森 （Ａ．Ｂ．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以《悉尼先驱晨报》巡回记者的身份于
１９０１年实地去过中国外，绝大多数人从未踏足过
亚洲。可以说，他们诗歌中的亚洲表征是亚洲想

象。受“黄祸论”的影响，亨利·劳森和帕特森的

诗歌中充满了反华情绪，表现出对淘金华工的恐

惧和仇视。劳森在《被娱乐》（ＴｏｂｅＡｍｕｓｅｄ，
１９０６）⑤一诗的结尾大声疾呼：“让这个地方变纯
净！让这个地方变强大！把全世界的白人都叫

来！”，为了驱赶“数百万计的黄种人”，并守住澳

大利亚这“白人种族的前哨”（“Ｔｈｅｏｕｔｐｏｓｔｏｆ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ｍａｎ’ｓｒａｃｅ”）。随着 １９世纪末日本的崛
起，劳森担忧：“直到你孩子的遗产／日本声称是
中国的领土。”这首诗还表达了诗人对异族通婚

和种族混血的强烈反对：“纯洁的女孩给麻风病

人的吻／神啊，看在基督的份上，赐给我们信心／在
这之前杀死我们的女人。”认为“劣等民族”的男

人不配拥有纯净的白人女性，但他们却在色诱她

们：“为了他们的情欲而得到美丽的女孩。”性威

胁（ｓｅｘｕａｌｔｈｒｅａｔ）的主题在之前的诗歌中已有表
现。１８８７年的《南十字星的旗帜》（Ｆｌａｇｏｆ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ｒｏｓｓ）⑥一诗中，劳森以“我们”的口吻对
澳大利亚男性说：“看她旁边的黄种人是多么渴

望她／我们迟早要为她而战／抛出南十字星的旗
帜。”劳森用麻风病人（ｌｅｐｅｒ）指称当时的亚洲移
民，是因为当时的澳大利亚社会普遍认为亚洲移

民卫生习惯差，造成了麻风、天花等疾病的流行。

这些侮辱性的称谓毫不掩饰地反映了白人至上的

种族优越论观点。将疾病和亚洲人紧密联系起来

的观念又加剧了澳大利亚白人对亚洲的恐惧。

移民入侵、性威胁、疾病威胁构成了以劳森为

代表的殖民地时期诗人的亚洲观。第一种以“黄

祸论”为代表的亚洲观，确立了亚洲的他者形象，

“反映了当时澳大利亚种族主义甚嚣尘上的程

度，更从思想上说明了反华排华运动对建立澳大

利亚国民精神之重要”⑦。作为民族主义文学的

奠基人之一，劳森对亚洲的他者想象是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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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亚洲成了澳大利亚确立自己民族文化身份

的他者。

第二种亚洲作为他者的滞定形象充满异域情

调和神秘色彩。连劳森都曾写过“亚洲的迷雾在

召唤我”①这样的诗句。２０世纪的一些澳大利亚
诗人在作品中推崇理想化和浪漫化的文化亚洲，

试图从佛道思想等东方哲学和宗教中寻找解救西

方现代文明的一剂良药。用东方文化改造西方文

化是一部分西方文人的浪漫幻想，被萨义德称为

“后启蒙神话”②。分别创作《道》（Ｔａｏｉｓｔ）、《伊斯
梅尔》（Ｉｓｍａｅｌ）的肯尼思·斯莱塞（ＫｅｎｎｅｔｈＳｌｅｓ
ｓｏｒ）、伦道夫·斯托（ＲａｎｄｏｌｐｈＳｔｏｗ）等诗人迷恋
道家思想；约翰·特兰特（ＪｏｈｎＴｒａｎｔｅｒ）喜爱中国
古典诗词和禅宗；罗伯特·格雷（ＲｏｂｅｒｔＧｒａｙ）、科
林·约翰逊（ＣｏｌｉｎＪｏｈｎｓｏｎ）、维姬·维迪卡斯
（ＶｉｃｋｉＶｉｉｄｉｋａｓ）等人对佛教钟爱有加。需要指出
的是，特兰特等人通过阅读美国斯奈德等诗人的

二手资料了解东方古代哲学和文学经典，而格雷

关于东方哲学的理解也被劳里·杜根（Ｌａｕｒｉｅ
Ｄｕｇｇａｎ）戏谑为 “迪斯科佛教”。可以说，一方
面，他们对东方哲学并未深入了解；另一方面，他

们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和痴迷是为了“对抗中产阶

级”③，满足自身改造和更新西方文化的需求。

亚洲常被视为或想象成情色之地：“‘灵性东

方’神话很容易与‘感官东方’神话互换。”④受英

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的渗透和影响，１９世
纪末２０世纪初澳大利亚作家常把亚洲描写成阴
柔被动的女性，等待着所谓充满阳刚之气的西方

男性。从卡尔顿·道（ＣａｒｌｔｏｎＤａｗｅ）的《字画：远
东传说》（Ｋａｋｅｍｏｎｏｓ：Ｔａ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ａｒＥａｓｔ，１８９７）
到约翰·厄普顿（ＪｏｈｎＵｐｔｏｎ）的戏剧《来自南方
的游牧民族》（ＴｈｅＨｏｒｄ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１９８８）都
描写了亚洲的异国情调和情色幻想。在《危险时

代》（ＴｈｅＹｅａｒ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ｌｙ，１９７８）、《丛林

酒吧里的呐喊》（ＡＣｒｙｉｎｔｈｅＪｕｎｇｌｅＢａｒ，１９７９）等

小说中，亚洲女性都沦为西方男性猎艳的对象。

在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中，“亚洲男性都是些

缺乏思想的行尸走肉，而亚洲女性无非是些下贱

的性工具”⑤。

澳大利亚作家的亚洲叙事，有相当一部分都

充斥着歪曲丑化东方的东方主义。外交官兼作家

艾莉森·布罗诺夫斯（ＡｌｉｓｏｎＢｒｏｉｎｏｗｓｋｉ）在《黄女

士：澳大利亚的亚洲印象》（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Ｌａｄｙ：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ｎ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ｉａ）⑥一书指出，２０世纪七

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批以亚洲为背景的小说，这些

小说的固有矛盾是，把亚洲描绘成既浪漫又暴力

的地方，同时充斥着甜蜜的异国情调和肮脏的贫

穷。说到底，前文论述的两种刻板化、类型化的形

象延续了西方对东方的幻想式描述，都陷入了始

于孟德斯鸠的否定东方的东方主义话语窠臼。

二　亲近亚洲
澳大利亚文学涉及亚洲题材的作品，展现的

是澳大利亚作家对亚洲的想象、认知，以及自身欲

望的体认：澳大利亚当代旅亚作家对亚洲的想象

性表征，是以重新审视民族身份为终极关怀的⑦。

在面对东方—西方貌似不可逾越的鸿沟时，布鲁

斯·格兰特（ＢｒｕｃｅＧｒａｎｔ）在《澳大利亚困境》中

总结道：“澳大利亚文明的困境在于澳大利亚是

信奉基督教文化的白人资本主义社会，但它所处

的位置又易受古老而强大的亚洲影响。由于珍视

西方价值观，澳大利亚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依赖

西方权力中心，以免受亚洲文化的影响，反而抑制

了澳大利亚民族的发展。”⑧越战之后，当澳大利

亚转向亚洲后，东西方文化混杂逐渐取代二元对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Ｌａｗｓｏｎ，Ｈｅｎｒｙ．“ＴｈｅＴｒａｃｋｓｔｈａｔＬｉｅｂｙＩｎｄｉａ”．ＡＦａｎｔａｓｙｏｆＭａｎ：ＨｅｎｒｙＬａｗｓ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ｏｒｋｓ１９０１－１９２２．Ｓｙｄｎｅｙ：Ｌａｎｓｄｏｗｎｅ，
１９８４，ｐ．２４１．

Ｓａｉｄ，Ｅｄｗａｒ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ＫｅｇａｎＰａｕｌ，１９７８，ｐ．１１５．
Ｂｅｎｎｅｔｔ，Ｂｒｕｃ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ｉａ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Ｐｏｅｔｒｙ”．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１９８６，８（２）：９．
Ｇｅｒｓｔｅｒ，Ｒｏｂｉ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ｉａ”．ＰｅｔｅｒＰｉｅｒｃｅ，ｅｄ．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Ｐ，

２００９，ｐ．３１４．
王腊宝：《当代澳大利亚旅亚小说》，《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Ｂｒｏｉｎｏｗｓｋｉ，Ａｌｉｓｏｎ．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Ｌａｄ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ｉａ．Ｓｏｕｔｈ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ｐ．１７２－１７６．
杨保林：《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中的亚洲想象与民族神话建构研究》，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Ｇｒａｎｔ，Ｂｒｕｃｅ．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ｙｄｎｅｙ：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Ｆｕｔｕｒ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１９８３，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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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并且“新生代的一批亚裔飞散作家在东西方

荒芜的边界创造了丰富的新生空间，探索流动的

民族身份，而非有些澳大利亚人所希望的那种限

定身份”①。艾特肯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书写混血

儿：澳大利亚文学中的亚洲想象》（Ｗｒ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Ｈｙ
ｂｒｉｄ：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ｉｅｓ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６）中提出，作家应将澳大利亚想象与霸权民
族主义脱钩，并将移民文学开放到崭新的、更流动

的主体位置上。显然，他不满为确立澳大利亚民

族身份而构建的亚洲他者想象。那么，艾特肯这

样一位既有泰国混血背景又在亚洲生活多年的作

家在表征亚洲时，是否真的“拥抱亚洲”了呢？

《致马可·波罗的信》广受关注和欢迎的最

重要原因大抵是它浓郁的泰国特色文化和风情。

其中一半的诗歌以泰国为背景，一半以悉尼为背

景。《在一幢房子里》（ＩｎＯｎｅ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６）的背
景则扩大至泰国、缅甸、柬埔寨、澳大利亚沙漠和

悉尼。《第八居所》（Ｅｉｇｈｔｈ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９）也横
跨印尼、柬埔寨、中国、泰国和澳大利亚。艾特肯

对泰国文化的接受有他母亲直接的影响。他的母

亲出生于泰国优渥的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不仅通

晓泰国传统文化，还熟稔西方文学，尤其是英国文

学和法国文学。她还是第一位在澳大利亚取得叉

车驾驶证的泰国女性。艾特肯有为数不少的诗歌

是关于母亲的。《警长女儿的自白》（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ａＳｈｅｒｉｆｆ’ｓＤａｕｇｈｔｅｒ）②是《致马可·波罗的信》
中的一首篇幅较长的散文诗，以母亲的口吻自述

经历。随着“我”的娓娓道来，读者对这位随丈夫

移居欧洲的泰国女性有了各方面的了解。但这首

诗又跳出了自传性范畴，她的个人经历展现了泰

国的地理、历史和文化。如果说，“他者往往由于

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被边缘化、属下化，失去话

语权，产生自卑感”③，那么艾特肯以诗歌为载体，

让“他者”发声。

艾特肯借“我”之口，肯定了佛教寺院在泰国

社会的功用和重要性。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迥异

其趣，但并不低劣。第二段中写到寺庙是奴隶④

的终极归宿：“我们从不称我们的奴隶为‘奴隶’；

很少有人会逃跑，大多数人留在家里，直到他们太

虚弱不能工作。然后他们会去寺庙里死。”寺庙

也是灵魂归宿，正如第三段开头所写，“我们把死

去亲人的骨灰埋在寺庙的太平间里，埋在金塔下

面”。第四段中，寺庙是神圣的心灵避难所：“在

古老的奴隶之都，人们会谈论鬼魂和躲在丛林中

的强盗。但小镇本身是被祝福的。昨天夜里，一

道闪电击中了主塔的尖顶，电流顺着一根电线穿

过，在沙色的寺庙花园里接地；这是一个雨季的戏

剧性时刻，让一切都闪闪发光、永恒不变；长满青

苔的墙稍微下沉一点，进入郁郁葱葱的普通庭院，

横扫大地和罗望子树。”这里不是一派肮脏破败

的景象，相反环境优美、景色宜人。

坚韧刻苦、干净整洁的人物形象反拨了东方

主义话语下亚洲人邋遢懒惰的滞定形象。诗人没

有带着固有的对东方异教徒的偏见去描写佛教

徒：“在这些地方，一个人必须通过几个小时痛苦

的训练来完善一些工艺或技能；和尚每天念经，仆

人每天煮三次饭，学生、办公室职员和士兵打扮得

干干净净，散发着肥皂和滑石粉的香味。”现实

中，亚洲人与非洲人都受着种族歧视：“我曾听一

位老教师说，出于好意，非洲人、巴厘人，也许还有

泰国人，生来就有音乐天赋，好像这些人特别单

纯、原始，而且如此虔诚。他最喜欢说：‘音乐使

野兽平静！’”⑤原始、野兽这样的字眼都暗示着非

人性和劣等性。但艾特肯并未对亚洲人民采取污

蔑的立场。

艾特肯也在诗中表达了对亚洲女性的同情，

肯定了女性的牺牲和贡献。《警长女儿的自白》

中“我”的经历告诉我们，她是欧洲人的性幻想对

象：“但我长大了，年轻、有魄力、有魅力（如他们

在国际大使馆所说）。我发现了自己的藏身之

处；我发现我是一个欧洲人渴望的女人。”“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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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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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ｒｓｔｅｒ，Ｒｏｂｉ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ｉａ”．ＰｅｔｅｒＰｉｅｒｃｅ，ｅｄ．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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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ｔｋｅｎ，Ａｄａｍ．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ＭａｒｃｏＰｏｌｏ．Ｓｙｄｎｅｙ：Ｉｓｌ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ｐ．１０－１４．
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外国文学》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拉玛五世即位后，于１８７４年开始逐步废除奴隶制，最终于１９０５年全面废除了奴隶制。
Ａｉｔｋｅｎ，Ａｄａｍ．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ＭａｒｃｏＰｏｌｏ．Ｓｙｄｎｅｙ：Ｉｓｌ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１４．



第２６卷 毕宙嫔：亚当·艾特肯诗集《致马可·波罗的信》的亚洲书写

坦率直白的方式，回顾自己如何与外国男人交往：

“会和英国人喝白兰地柠檬汽水，和澳大利亚人

喝啤酒，和美国人喝马提尼酒。我是学外语的，我

和法国男人调情。我在家里无聊的时候学着挖地

道逃生。我会偷偷爬回大学宿舍，在凌晨醉醺醺

的。”“我”和同龄女生们似乎放荡不羁，“我”云淡

风轻地说着：“我记得我的中学同学们，他们现在

可能正在睡美容觉，在不同的房间里，和不同的丈

夫在一起。”诗人并没有用任何侮辱淫秽的语言

去描写这些女性，语气相对平和，他似一位冷静的

观察者，去洞察她们的处境。她们不仅是西方男

人猎艳的对象，还被本国男人物化，沦为贡品和牺

牲品：“我们用漂亮的女人和豪华的宴会招待入

侵者。没有人愿意说她们是爱还是恨这些外国

人。有人说这就是我们保持完整的方式。”为了

国家的完整，她们被献给入侵者，但她们的情感情

绪却无人问津。即使“我”的处境稍许好些，“嫁

给了一个六英尺高的金发澳大利亚人，远走高

飞”，但处于“流放之中”的“我”“变得越来越古

怪”，面临的困境是很难“在一个没有祖先的城市

里重生”。此外，她们就算移民到了澳大利亚，也

摆脱不了滞定形象：“那时，她美丽动人，远远一

瞥便魅力四射／让人浮想联翩的持证叉车司机。”
在《后殖民》（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①一诗中，她被那些澳
大利亚男人称为 “苏西黄”（ＳｕｚｙＷｏｎｇ），但我们
知道，随着好莱坞电影《苏西黄》的走红，苏西黄

已然成为一个性感的东方符号，是西方男人幻想

邂逅的东方美女。直到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澳大利
亚男人仍沉浸于对东方女性的性幻想之中。《后

殖民》也是艾特肯献给他母亲的一首诗，带有较

为浓重的自传色彩，展现了东方女性在西方文化

中无助、无奈的境遇。

三　排斥亚洲
艾特肯对亚洲的描述不全是褒扬性、积极性

的，也不乏贬损性、负面性的。《后殖民》中，诗人

揭露了泰国司法制度的不完善和不公正。因为被

怀疑犯有叛国罪，“她”不得不带着两个孩子背井

离乡，移民到澳大利亚这个陌生的国度。然而，真

相很可能是她根本没有犯罪，指控有罪的理由仅

仅是因为“电话已被监听多年”，但磁带上面记录

的“都是那些充斥着哭泣和相互指责”，以及“大

部分是开不了口的／交替的沉默，／安静的午休时
间，跟经理的一句话”。

《致马可·波罗的信》这部诗集呈现给读者

的泰国虽然环境优美，但充满暴力和危险。《亲

戚》（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②一诗的第一节就对比了“我”与泰
国亲戚的差异：“当我尝试弹吉他时，吉普赛时

尚，／我的表兄弟们在他们的房子里游行，／用塑料
枪指着木乃伊的耳朵。／为什么要咬喂你的手？／
我像支票一样流通，不在这里出生／也不重生，但
需要一个外交官的儿子的／安全和友情，他正在学
习英语脏话。”与“我”相比，泰国表兄弟们崇尚武

力，喜好游行杀戮。第二节，“我”泡吧猎艳后，就

遭遇了抢劫与暴打：“谁会嘲笑我白人的鼻子／处
女们抱着我，在酒吧里喝得烂醉。／我很晚回家，
鼻梁断裂／王朝哭泣，确定我被抢劫了，／在阴沟里
流血。”上两节泰国社会的负面现实是为了映衬

澳大利亚社会的安宁与美好：“我说悉尼（我的城

镇）是一座没有枪支的城市／还有昂贵的吉他，我
希望你们能看到。”这两句诗流露出“我”对澳大

利亚身份的认同，以及与之相伴的那种优越感。

《大赦》（Ａｍｎｅｓｔｙ）③表达了对泰国拳击文化
的不认可，且诗中好战暴力的拳击手形象固化了

东方主义话语下亚洲人的野蛮形象：“仁慈而暴

力／／泰国拳击手／随着音乐敲打他们的大脑／会感
谢教练、裁判／人群和对手／深深地屈膝／／你不能
住在这里。”最后的结论是这里不适合居住。《菜

单》（Ｍｅｎｕ）④以一种轻松自在的笔调表现了悉尼
一家印度餐馆的混杂风格。对比之下，诗人似乎

更接纳多元的澳大利亚文化，而非亚洲文化。

《洪水时代》（Ｆｌｏｏｄｔｉｍｅ）⑤虽是艾特肯献给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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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诗，但也反映了诗人与亚洲搏斗文化、武侠文

化之间的隔阂。电影已走进百姓生活，成为大众

消费：“清晨，天空开始下雨。／随后，日场演出开
始；人们能尽情欣赏到的电影／比小说创作的内容
还要丰富。／《现代启示录》，或者其低配的香港
版／和美国版基本无异，只不过演员／看上去‘毫
发无伤’罢了。”美国版电影和香港版电影，是存

在高低真伪之分的。更令诗人无法理解的是：

“李小龙、太极拳和婴儿潮。／恋人拔剑相向（不
可思议！武器本应用来／捍卫和平！）。”奇怪、不
可理喻是他们的感受。不仅是《亲戚》中的凡夫

俗子会遭遇抢劫，连佛祖的头像都能被偷抢：“若

万物有灵，那什么是肮脏的呢？／（一个印度人的
想法？）／在甜烤香蕉的摊位上／烟雾在哭泣／／为
圣人的逝去，也为被盗的金佛首／偷运出这个国
度／我和你印象中的博物馆。／哦，依靠着剩余的
价值，／我们的住所安然度过洪水———”这首诗的
结尾笔锋一转，表现了一种乐观积极的心态。这

是具有悠久历史、充满回忆的祖籍地：“这座城市

的鬼魂永远不会消散／但不会经常出没。／我怀着
敬畏之心／笨拙地脱下我的鞋子，／跟随我的爱／在
水面行走。”诗人深谙，尽管不能完全认同亚洲文

化，但他与亚洲的联系无法割裂！

这部诗集彰显了艾特肯作为混血儿的矛盾心

理：既想亲近亚洲，又怕亲近亚洲。一方面，他在

澳大利亚遭遇的种族歧视①以及父母的离异促使

他强烈渴求追寻泰国文化之根。《清理》（Ｔｈｅ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②一诗带领读者重回诗人童年时期的居
所，他看到自己变成了他母亲家人的形象：“这是

一座照片的豪宅，钉在那里 ／蝙蝠睡着了，挂在发
霉的空气中。／证明我们曾经很富有，我必须学习
他们的方式：／／这些银剑佛教徒／不是开玩笑，装
成普鲁士人，随便／编组我们的梦想。”另一方面，
８岁开始在悉尼生活并接受教育的艾特肯，也无
法完全认同亚洲文化。《洪水时代》中的一句诗

道破了这点：“僧侣嗜茶成瘾，但我不是。”２０２１年

发表的《远东》（ＴｈｅＦａｒＥａｓｔ）③一诗与第一部诗

集前后呼应，不再献给母亲，而是献给父亲：“爱

你，你变成了／我要成为的模板。”诗人曾在一个

访谈中提到，“作为我的灵感之一，我还看到我在

墨尔本出生的盎格鲁—凯尔特人父亲是杂交剂。

他曾在新加坡、香港、吉隆坡和曼谷工作，然后和

我的泰国母亲一起去伦敦，再从那里返回６０年代

末的澳大利亚。我强调了我父亲作为一个身处东

南亚的西方人的后殖民处境以及我母亲作为流散

亚裔妻子的身份”④。“远东”的地理概念源于欧

洲中心论，也代表着利用西方对东方的看法———

一个充满神秘居民的地区，从事着频繁的商业活

动。艾特肯的《远东》表达了一种打破东西壁垒

的开放性，提供了一把通向对方大门的钥匙：“有

时候我很极端／在遥远的意义上，／距离太远，无法

计算交易，／就像马可·波罗被锁在城堡里／在遥

远的绿色海洋的边缘。／／但在一个滑动的规模，／

我既不是东方人，也不是卑鄙的人。／我温柔的存

在带给你钥匙：／／大门打开了，至少有一英寸。”

艾特肯不再纠结文化不确定性，“当您适应在异

国他乡生活时对您提出的各种要求时，混杂发生

了”⑤。

结语

作为一名亚裔澳大利亚诗人，艾特肯用诗歌

表达了他对亚洲的历史知识、生活习俗、移民故

事、当地环境和人民的认识。他没有过分浪漫化

或贬抑亚洲文化，而是相对客观公正，在表现亚洲

人民时没有固化东方主义话语下的“滞定”形象。

不可否认的是，虽怨恨白人的种族歧视，但自小浸

润在澳大利亚主流文化中的他也无法完全认同亚

洲文化。他既拥护亚洲文化，又无法真正融合。

艾特肯的诗歌也是对“澳大利亚是亚洲的一部分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他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我们在珀斯度过了地狱般的一年，我和弟弟在那里忍受了澳大利亚最严重的种族主义和敌意。这段经历

为我工作中的一些主题提供了灵感，它让我对澳大利亚有了独特的看法，其他移民可能也有这种看法”。参见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ｉｍｉｎａｌｍａｇ．
ｃｏｍ／５－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ｄａｍａｉｔｋ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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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这一历久弥新议题的一种回应。澳大利亚

人长期怀有种族优越感，视英国文化为精神家园；

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地缘政治、经贸活动又促
使他们融入亚洲的需求更为迫切。在转向亚洲

时，他们发现自身与东方文明格格不入，难以确立

文明认同。这种既想亲近亚洲、又怕亲近亚洲的

矛盾情绪是许多澳大利亚人共有的心理特征。艾

特肯尚未完全跳出这种认知框架，但他致力于打

造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闪闪发光的整体”①这一理

想应当得到肯定。这种既弘扬“文化之根”，又吸

收白人文化的文化共存现象并非澳大利亚亚裔作

家独有。只是与土著作家有所差异的是，虽然都

普遍强调文化混杂，但移民作家更像是跨国界的

文化旅游者，在地域和文化归属方面都显得更加

模糊和开放。以艾特肯为代表的有着混杂文化背

景的作家在表征亚洲时，不再把亚洲当作确立以

欧洲传统为核心的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他者。这

样的书写可以说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产

物，也一定程度上是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有利

于推动澳大利亚文学迈向国际化！

ＡｓｉａｉｎＡｄａｍＡｉｔｋｅｎｓ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ＭａｒｃｏＰｏｌｏ

ＢＩＺｈｏｕｐ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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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ｄａｍＡｉｔｋｅｎ；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ＭａｒｃｏＰｏｌｏ；Ａｓｉａ
（责任校对　龙四清）

１７

①“闪闪发光的整体”（ｇｌｉｔｔｅｒｉｎｇｗｈｏｌｅ）出自 Ｊ．Ｓ．哈里（Ｊ．Ｓ．Ｈａｒｒｙ）的《出售卖埃塞俄比亚》（ＳｅｌｌｉｎｇＥｔｈｉｏｐｉａ），这首诗也是诗集《致马
可·波罗的信》的题词。


